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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金像奖 香港电影

香港电影金像奖为何40年后依然重要：后浪潮港片，不靠大陆也能成事
吗？

这不是一个港产片没落的故事，金像奖不是香港电影已死的挽歌，相反，一股新气象在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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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在艺术中心寿臣剧院颁奖，那只是一个中小型剧场，没有电视转播。最佳

电影是方育平的《父子情》。最佳女主角是《长辈》的惠英红。许冠文凭《摩登保镖》得最佳男主角，甚

至没有去领奖。四十年后，今届许冠文将再次上台，领取终身成就奖，这个被打趣形容为“光荣老人奖”的

荣誉。一代又一代星光灿烂，又淡退。但永远有新一辈在赶赴影棚喊一声 Action！的路上。

金像奖颁奖礼，最好看的不是得奖名单，而是那些即席的感言，或惊爆唐突，或意味深长。电影人真我的

个性，带点火气在台上展现（这火气不一定代表愤怒，也可以是坚持“活在真实”的激情），那样真诚而个

人的表述，不用夸夸其谈紧贴使命学习精神，更多是光影半生的做人领悟。

这些年来，我们当然有感于楚原“不因碌碌无能而后悔，不因虚度年华而羞耻”的无负此生大道理；为刘青

云“你总有办法令我好安全咁返嚟地球”（你总有办法令我如此好安全回来地球）的太空船发言而迷醉；更

有印象是周润发说等了三年终在他穿得最“烂身烂世”（衣衫褴褛）的一次才获奖。狂放过后，又可转到华

语电影区中，给与影坛逝者最庄严的回顾一刻——由倪匡到罗启锐以至更多的电影先辈，今年这致敬一刻

也尤为珍贵。

踏入不惑的金像奖，得重新在城市新血脉中找到能量，面对城市与电影业本

身变化，才敢说自己是代表电影文化工业的丰碑，而非老祖宗的裹尸布。若

它仍然重要，是因为它所代表的香港，依然有话要说，而且没有别的华人地

方比它说得更好、更响亮、更有火。



《父子情》剧照。网上图片

毋忘故人，也就是看看这个曾经繁盛的行业，是如何一路走来，又得往哪里去。的确，若台上人再不能畅

所欲言，没有“电影之火”，无法想像他们拍出的作品会好到哪裹。香港电影，与金像奖一样，传承下去，

就得有这把火。

40年前与40年后 


第一届金像奖颁奖时，主办者《电影双周刊》出了期配合特辑，这份1979年创办的电影文化刊物，早期在

左上角一直标榜这一句：“领导电影新浪潮”。起初几届，单看最佳影片名单，由《父子情》、《投奔怒

海》、《半边人》到《似水流年》，充份反映颁奖礼初创期影评人偏好。成龙的《警察故事》几年后获

奖，仿佛宣告自此转型往嘉许商业作品及更关注电影工业状况的方向。

时至80年代中，也是新浪潮电影人的转型，早年被《电影双周刊》高度肯定的徐克（若1980年就有金像

奖，其《第一类型危险》毫无疑问会被当年血气方刚的影评人们选为最佳影片），开始了他更商业性的探

索，许鞍华也埋首更大投资的制作，新艺城、德宝成为后起之秀，以更明快的节奏，或曰更商业性的故

事，回应香港社会与市场，从而带出香港电影80年代高峰数年，多部今天被定义为香港盛世代表作的电

影：《英雄本色》、《秋天的童话》、《龙虎风云》、《喋血双雄》、《胭脂扣》等，都是集中在1986至

1988那三年间完成。那是评论角度与商业角度最为融洽的时期，票房猛片雅俗共赏，金像奖显出它作为香

港电影另一个镀金时代那浮华丰碑的超然地位。

可40年后，许冠文都80岁了，香港电影的爱好者除了往后看，好像期盼不了什么？踏入不惑的金像奖，得

重新在城市新血脉中找着能量，面对城市与电影业本身变化，才敢说自己是代表电影文化工业的丰碑，而

非老祖宗的裹尸布。若它仍然重要，是因它所代表的香港，依然有话要说，而且没有别的华人地方比它说

得更好、更响亮、更有火。

多部今天被定义为香港盛世代表作的电影，都是集中在1986至1988那三年

间完成。那是评论角度与商业角度最为融洽的时期，票房猛片雅俗共赏，金

像奖显出它作为香港电影另一个镀金时代那浮华丰碑的超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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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的困境反而是契机？ 


得综观香港、台湾及大陆三个华语电影地区正在发生的趋势，我们才能看出香港金像奖此刻应重寻的意

义。金像奖作为一个风向标，理应捕捉到城市精神的转变。至少40年前，它曾起过这作用。金像奖长年以

来，颁奖标准游移于商业成功与艺术成就的光谱，面对如今电影市道的困境，未尝不是一个重新重视作品

精神价值和火气的契机。

若先从香港出发，种种正在香港发生的作品风潮及市场结构转型显示，现在要说的，尽管市道低迷，但反

而不是一个港产片没落的故事，相反：它是一股新气象的来临。在市场影响力方面，香港电影未必能再续

往日风光，但也不损它自身的独特时代意义与潜在新市场开发。

这风潮由来已久，2018年至2021年这四年间，由多位香港“新导演”拍出的初始作品（指三部或以下，虽

说在导演岗位上是新，但当中大部分都在行内奋斗多年），可归纳为“香港后浪潮”的电影，从题材到表现

手法都标志着这个后香港时期的创作特色：本土议题、写实倾向、小规模小故事、更多元化的人物选材。

和其前辈世代那种大刀阔斧、尤重娱乐化或宏大家国隐喻不一样，这批作品直面当下，细味人情，更大进



步是人物光谱的广阔，在在宣示一种新的城市创作精神及志趣，在2021年前后继续发酵。

这反而不是一个港产片没落的故事，相反：它是一股新气象的来临。在市场

影响力方面，香港电影未必能再续往日风光，但也不损它自身的独特时代意

义与潜在新市场开发。新可能，新风气正在卷起。香港金像奖理应反映、捕

捉、鼓励这风潮，而非伴着说香港电影已死的挽歌来起舞。

《智齿》剧照。网上图片

更重要的是，香港后浪潮激发的联想，可能不止于港产片未来的讨论，而是跨到全球华语影视创作的领

域，和台湾影视工业乃至更广的华语世界市场的未来息息相关。在部份作品被动放弃（或干脆没机会进

入）中国大陆市场之余，若把这批香港作品，连同近年被称为“台湾新新电影”作品并排观看，再比对近两

年大陆电影圈的情况，可以说，新的可能，新的风气正在卷起。香港金像奖理应反映、捕捉、鼓励这风

潮，而非伴着说香港电影已死的挽歌来起舞。



香港新一代：后浪潮之无可替代 


香港电影金像奖今年的焦点关注，论提名成绩，起码当包括《智齿》、《梅艳芳》、《浊水漂流》、《妈

妈的神奇小子》、《怒火》、《手卷烟》、《杀出个黄昏》及《一秒拳王》等作品。

先以年初已公布颁发的2021年度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结果来切入，该奖奖项得主有老将郑保瑞的《智

齿》（最佳影片及最佳女演员），甚至已届86高龄的谢贤凭《杀出个黄昏》首夺演出奖项，其他如陈果

《鬼同你住》也讨论反应热烈。但若放宽视角，这其实是更多后浪潮一代发声及被看见的一届，多位后浪

导演作品同时得到广泛讨论和关注，特别如《浊水漂流》（李骏硕）、《手卷烟》（陈健朗）、《杀出个

黄昏》（高子彬），均以紧贴香港城市脉搏的故事与人物设定，以不同方式回应了时代。

《浊水漂流》呈现的露宿者维权问题，取材真实个案，尽管选用的明星演员吴镇宇和谢君豪等以其舞台化

表演冲淡了现实张力，可结尾天桥下火烧临时住所的影像，对社会公义的探问，民间怒火之发泄，还是透

现极大的压迫感。《杀出个黄昏》以粤语片年代明星借用为迟暮老人的辛酸，在黑帮杀手传统中另辟蹊

径，也有神来之笔。至于更为风格化的《手卷烟》，论及九七遗老情意结（主角为前英军和南亚裔港

人），当年金融危机作为前途不明的隐喻，也是港产片擅长的隐喻抒情。而相比之下，《狂舞派3》 就直

接得多，年青人活力舞动，回应香港居住空间狭小问题，同时挑战地产霸权。

这批作品都直面一个问题丛生的城市现实，大家再没法逃避。但应对转变，不能是愁城坐困，这批作品的

商业成就虽不足，但可不断拍下去，保存火气，熟练技法，融于作品，拍出成绩，等待机会，彰显的是如

何踏实去面对转变的态度。

它们之无可取替，一是仍可容许相对大胆的进步自由度，另一即为讲究叙事

转向（无论是踏实的写实主义还是过火的表现色彩）。后浪潮在摆脱纯粹中

国大陆市场导向的迷思，拒绝跟从那种通过算法去实现的制作思维，更遑论

为适应大陆审查标准而作出在主题、内容甚至结局上的调整。

若把去年这现象再拉远，即发现这种由新一辈导演执导的广义上的本土题旨作品，可延伸至2018年以来的

更多代表作，如《幻爱》（周冠威）、《沦落人》（陈小娟）、《叔·叔》（杨曜恺）、《金都》（黄绮

琳）、《G杀》和《堕落花》（李卓斌）、《麦路人》（黄庆勋）、《逆流大叔》（陈咏燊）。这批作品受

制于大环境下港产片预算缩减，不走商业类型电影套路（再难拍高成本的古装或动作片）。

和上一代导演学习及磨练经历不同，新一辈有业内经验，多来自香港本地学院（主要为演艺学院、城市大

学、浸会大学），碰上的影市大气候和香港气氛却不复前辈黄金年代；加上整个社会人文进步精神，关怀

https://www.filmcritics.org.hk/zh-hant/node/2988


弱势的呼声塑造了新一代志趣，以至这批作品还大大拓宽了角色光谱，过往所谓边缘社群被纳入故事主体

（老年同志、菲佣、土生土长南亚裔港人、失业长者、露宿者等）。不得不提的是，去年香港甚至出现了

由印度来港发展的导演Sri Kishore拍的香港Bollywood式歌舞片《我的印度男友》。也不要忘记《马达·莲

娜》是由澳门导演陈雅莉执导的讲澳门故事的作品。香港丰富的城市光谱，造就出同样寛广的作品视野。

《怒火》剧照。网上图片

后浪潮反映的一方面是市场转型，小市场容不下大制作本属危机，因这表明能继续拍大场面制作的就只能

是老将如陈木胜（《怒火》）或邱礼涛（《拆弹专家2》），在动作片式微或龙虎武师传统后继无人的今

天，本地制港产动作片将成为临近灭种的遗产（将来必须寄望合拍）。而年代剧如《梅艳芳》也需要高成

本美术和电脑后期效果，必须以普罗大主题出发。

这种最后的自由度的掌握和善用，处处叫人珍惜，也充满期待。很大程度

上，也象征了香港仅余的自由度。当港片迷在抱怨，为何今天港产片风光不

在？我们不禁要再追问：创作火力、自由度，是如何一步一步被限制的？



同时，这转型的另一面，则是精细化分众艺术作品（或说更作者倾向作品）的遍地开花，更动用了香港制

作人所擅长的：在有限资源下终能突破限制。它们之无可取替，一是建基于画面和题材上仍可容许相对大

胆处理的进步自由度，另一即为讲究叙事转向（无论是踏实的写实主义还是过火的表现色彩）。总体而

言，水平当有参差，可后浪潮大方向清晰可为，放到更大的层面，有意无意间，它们在摆脱一个纯粹大市

场导向的迷思（特指中国大陆市场），拒绝跟从那种通过算法去实现的制作思维，更遑论那些为适应大陆

审查标准而作出的在主题、内容甚至结局上的调整（当然，这种摆脱有很大被动成份，因为根本难以主动

打进中国大陆市场）。

这种最后的自由度的掌握和善用，处处叫人珍惜，也充满期待。很大程度上，也象征了香港仅余的自由

度。当港片迷在抱怨，为何今天港产片风光不在？我们不禁要再追问：创作火力、自由度，是如何一步一

步被限制的？

这发展大势预见的将来，这类更重视电影技巧及原创性的作品，迈向的会是像日本、韩国或法国同类小本

伦理电影，或小众cult 片创作方向，在世界电影地图中仍望占一席位。

《梅艳芳》剧照。网上图片



这发展大势预见的将来，香港后浪潮这类更重视电影技巧及原创性的作品，

迈向的会是像日本、韩国或法国同类的小本伦理电影，或小众cult 片创作

方向，在世界电影地图中仍望占一席位。

把香港后浪潮与台湾新新电影放在一起看 


可在现存“只有中国电影再没香港电影”的猖狂说法下，香港电影，当已过了成为世界焦点的高光时刻（这

种时刻，常伴随香港在国际上的新闻热度而来，近年也开始重拾热度），它后续将要如何才能被看见？

有关创作及传播的空间开拓，香港后浪潮的积极意义，实在可和差不多同时期出现的、近年台湾新新电影

一起讨论：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新旧台湾导演近年极具台湾在地气息并形成最新台片风潮的作品如《返

校》、《大佛普拉斯》、《同学麦娜丝》、《阳光普照》、《消失的情人节》、《亲爱的房客》到2021年

的《瀑布》、《美国女孩》这批作品。当然，与香港后浪潮的工业转型及代际更替背景不一样（如代表人

物钟孟宏肯定不是“新一代台湾导演”），可这批台湾作品仍然是继80年代台湾新电影之后给到影坛的另一

波久违的惊喜。

如《返校》的巧妙突破，以电脑游戏改编成对白色恐怖时期的回望警扬，另有《大佛普拉斯》和《同学麦

娜丝》无限地道的地方色彩黑色幽默，抑或正值整个台湾同志平权跃进时期的时代性作品《亲爱的房

客》。再有更特别钟孟宏的《阳光普照》和《瀑布》两片中那家庭伦理故事的变异处理，涉及的背景和取

材不一，可那份充足的在地取材和技法提炼，那兼顾技术和进步精神的处理，一方面摆脱了先辈的悲情城

市意结，放下历史包袱，不再拘泥于过往，转而聚焦当下及未来主人翁。反映时代方面，也迈出了华语电

影世界更开明的一步。“台北不是我的家”已变奏，台湾新新电影中惯常看到的，反而是走遍全岛，城乡穿

梭，或在静止的台北闹市，或上青山下海堤，带着从空中俯瞰看见自己土地的深情。



《瀑布》剧照。网上图片

这批台湾新新电影摆脱了先辈的悲情城市意结，放下历史包袱，不再拘泥于

过往，转而聚焦当下及未来主人翁，迈出了华语电影世界更开明的一步。

“台北不是我的家”已变奏，惯常看到的，反而是走遍全岛，城乡穿梭，带

着从空中俯瞰看见自己土地的深情。

2021年的话题作品当中，《瀑布》可说是华语地区影视界域中，首部严肃又巧妙反映了疫情下，人们在隔

离中相处，又或处处不得其门而入这怪异生存状态之罕有出色作品。我们其实无法想像，两年多来这样全

方位根本性影响全球人类的疫情，在华语影视世界中若然缺席。此所以，《美国女孩》虽然筹拍早于疫情

开始，但以2003年沙士病毒作背景的故事，更是添上一份因时间距离而产生的冷静思考。两部作品共通点

皆为母女关系作主线，虽是寻常家庭的变故，但从空间到情感，发掘两代间的矛盾，角色与剧情发掘之

深，各式隐喻的运用（如工程下被幕布盖掩的住所），戏剧性之浓烈，皆为华语电影的新高里程。

当然还有丧尸片《哭悲》（虽为加拿大导演）的歇斯底里，故事松散但不能否定它在挑战尺度及回应疫情

的尖锐性，也显示了台湾的开放度。再而是《月老》以灵幻爱情喜剧包装，创出一套宇宙轮回观与妙想天

开的情爱论说，执导水平虽然一般，但若结合几部作品来看，它们大大拓展了题材和类型的思路，而更重

要的：都是通过聚焦在下一代年青人的想法，去探索自己地方的未来。《月老》找着灵幻类型去突破，这

在流行世俗信仰的台湾有基础共鸣，正如香港的《手卷烟》或《杀手的黄昏》，在深厚黑帮类型文化中，

作出扭转变异，更大程度上回应了时代精神。

香港台湾新一代电影：不靠大陆也能成事吗？ 


问题是，上述这些香港及台湾作品，是否能另立一种华语语系的影视作品特色，及建立足够后续市场的支

援力？



这算是从市场角度，回应那务实的问题：这时期的香港与台湾电影，无论好与不好，要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都是另一回事。总体而言，大陆市场处于灾难之中。要算是疫情好转，电影院大范围重开，短期票房回

升，但积存更深的危机难以立即解决，因这似乎是政治政策问题多于其他。

那也是近期贾樟柯提及的，要救电影市场，需要的是解除对投资电影的“不确定性”。那不确定性，随大陆

政治大势收紧，近年更形严峻。投资者不知什么剧本能开拍，拍好后不肯定能否公映，排了片的话不知上

映前会否爆出参与者被评为不良艺人或制作人丑闻。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只有主旋律正能量，“安全”不

出错的电影才会开拍。

同样是以“假装看不见，其实一切看在眼内”的煽情，当《月老》强调青年

一代去行动改变命运，《你好，李焕英》却是一味向后回望，试图以怀旧手

段去美化旧时代的艰苦，最终肯定历史的进程。

这是对整个行业的致命打击。以此评论2021年在大陆有高票房的作品，如《长津湖》和《你好，李焕

英》，便了解当中的无望。《长津湖》打正旗号作为“抗美援朝”献礼电影，在特殊影市安排下（排片独大

和排拒外国大片竞争），创出近57亿人民币的中国影史票房最高记录，实在难以说成是电影本身成就。此

片动作场面令人审美疲劳，林超贤再交不出如《湄公河行动》的个人神采，徐克也无复《智取威虎山》中

商业与主旋律的平衡，只能说明它是这时代大陆政治正确风潮中的受益者。同样是以“假装看不见，其实一

切看在眼内”的煽情，当《月老》强调青年一代去行动改变命运，《你好，李焕英》却是一味向后回望，试

图以怀旧手段去美化旧时代的艰苦，最终肯定历史的进程。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BUR3GBC05379PNX.html


《浊水漂流》剧照。 网上图片

香港电影金像奖，和香港这个正面对无限转型挑战的城市一样，指向一个未

来，延续先辈那天马行空无尽想像力之余，往后要成为带领创意的电影先锋

之火，而非活在单一声音样板舞台残留的阴影下。不需定义，没有界线。香

港是什么，香港电影就是什么。

要补充一点是，不是说大陆地区去年没有“火力”或非常个人出发的现实或带反思的作品。在当前大陆最重

要的民办电影节，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中，我们仍能看到如《一江春水》和《最后的告别》这些反映基

层现实的作品（又带点魔幻和悬疑转调），《一个人的葬礼》甚至是主要以一头狗的主观角度去看世界的

奇作。可是在大陆现下掌握流量和渠道才是王者的世道，多元的作品根本没机会被看见。

香港电影金像奖走过四十年，曾经的光芒，就是为了让人看见。奖项，除了理应是一种对待电影的态度表

述，透过认可、鼓励哪些作品，要显示的其实更多是对创意的无保留肯定，以及对城市精神的择善固执。

它也是一种传播，可以通过知名度、明星风采，带出更多评介，唤起跨地域对相关作品及文化的好奇，启

发不同地方的结连互动合作，对影片中出现的地点的游历，甚至形成电影文化经济等等，观众市场也大可

不限于华语群体（如韩国影视作品），搭建一个可以自足的影视经济、产业炼及文化圈。

香港电影金像奖，和这个正面对无限转型挑战的城市一样，它指向一个未来，是延续先辈那天马行空无尽

想像力之余，往后要成为带领创意的电影先锋之火，而非活在单一声音样板舞台残留的阴影下。不需定

义，没有界线。香港是什么，香港电影就是什么。


